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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生命虚构叙事创作新趋势 

———以《马洛与莎士比亚秘史》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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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方生命虚构叙事是一种以历史人物的生命因子为叙事驱策，通过虚构化策略再现历史人物人生的创作体裁，马
洛与莎士比亚作为“作者之争”的主角经常出现在近期的西方传记研究和生命虚构创作中。达甘在《马洛与莎士比亚秘史》

中将学术元素与侦探元素交融在一起，以生命虚构文本而非学术论著的形式再现《哈姆雷特》的创作过程，藉此创设一种另

类的“共谋理论”，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后现代语境下西方生命虚构叙事的学术化、另类化和不自然叙事化的创作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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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家出现在虚构作品中这一现象在西方文
学中有上千年的悠久传统，但未形成创作趋势。近

年来，在西方文学的传记欲望（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ｄｅｓｉｒｅ）
和传记创作癖好（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ｌｉａ）的推动下，以文学家
生命故事为叙事驱策（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和叙事
出发点（ｌａｕｎｃｈｐａｄ）的虚构作品风靡西方出版界，
屡获各种文学大奖，席卷各个畅销书排行榜。在马

洛逝世４２０周年的２０１３年出版的《马洛与莎士比

亚秘史》（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ＤｅａｄＤａｎｅ：ＡＭａｒｌｏｗｅ
ａｎｄＷｉｌｌＭｙｓｔｅｒｙ）不仅是这一潮流中的典范之作，而
且在叙事体裁和风格方面颇具独创性。这部由学

者型小说家史蒂文·达甘（ＳｔｅｖｅｎＤｕｇｇａｎ）创作的
小说融历史虚构、自传叙事、学术研究等体裁于一

体，对文学家生命虚构叙事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呈

现出明显不同于传记虚构类作品的叙事特征，但这

一文学现象在评论界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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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洛和莎士比亚生命虚构作品的评论极其少见。

本文以生命书写、传记批评和叙事学理论为框

架，选取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５年出版的《马洛与莎士比
亚秘史》上、下两卷进行分析，旨在阐明达甘如何通

过将学术元素与侦探元素交融在生命虚构中，以生

命虚构文本而非学术论著的形式抛出他所假设的

另类“共谋理论”，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西方生命

虚构叙事在后现代语境下的学术化、另类化和不自

然叙事化的创作新趋势。

　　一　马洛与莎士比亚生命虚构叙事

（一）作者之争：马洛与莎士比亚

西方近期创作中，马洛与莎士比亚作为“作者

之争”的主角经常出现在传记研究和生命虚构创作

中。由于莎士比亚传记资料稀缺，他是否为莎士比

亚名下的诸多戏剧和诗作的真正作者，从１８世纪
便开始了作者之争的各种论辩，弗洛伊德、亨利·

詹姆斯和马克·吐温等名人都对莎士比亚作者身

份提出过质疑。［１］各种关于作者之谜的设想层出不

穷，比较集中的研究将作者锁定为牛津公爵培根和

克里斯托弗·马洛。在文学史上，马洛是一位颇具

争议性的人物，一生充满矛盾和悖论———既是英国

戏剧诗之父、无韵诗首创者、大学才子派领袖，又是

街头恶棍和间谍，并受无神论、同性恋和叛国投敌

等罪名指控。马洛有据可依的生命因子的稀缺和

稀奇使之成为历史臆测和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的

首选，文学史上，“影响说”———亦即莎士比亚的创

作深受马洛影响———在评论界非常流行。［２］

然而，自 １９５５年文艺批评家霍夫曼（Ｃａｌｖｉｎ
Ｈｏｆｆｍａｎ）在《谋杀那个后来成为莎士比亚的人》
（ＴｈｅＭｕｒｄｅｒｏｆｔｈｅＭａｎＷｈｏＷａｓ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中提
出著名的霍夫曼假说以来，将莎剧的真正作者锁定

为与莎士比亚同年出生的马洛的相关作品陆续问

世，如威廉姆斯（ＤａｖｉｄＲｈｙ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ｓ）的《莎士比亚
的真名是马洛》（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ＴｈｙＮａｍｅＩｓＭａｒｌｏｗｅ）、
沙皮洛（ＪａｍｅｓＳａｐｉｒｏ）的《成为竞争对手的剧作家：
马洛、约翰逊和莎士比亚》（ＲｉｖａｌＰｌａｙｗｒｉｇｈｔｓ：Ｍａｒ
ｌｏｗｅ，Ｊｏｎｓｏｎ，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波尔特的（ＲｏｄｎｅｙＢｏｌｔ）
《历史戏剧：马洛的多面人生与死后人生》（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ｌａｙ：ＴｈｅＬｉｖｅｓ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ｌｉｆｅｏｆ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Ｍａｒｌｏｗｅ）、
布鲁门菲尔德（ＳａｍｕｅｌＬ．Ｂｌｕｍｅｎｆｅｌ）的《马洛—莎
士比亚连体：关于作者问题的新研究》（ＴｈｅＭａｒ
ｌｏｗｅ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ｅｗ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Ａｕ

ｔｈｏｒｓｈｉｐＱｕｅｓｔｉｏｎ）、品克森（ＤａｒｙｌＰｉｎｋｓｅｎ）的《马洛
的鬼魂》（ＭａｒｌｏｗｅｓＧｈｏｓｔ：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ｌｉｓ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
ＭａｎＷｈｏＷａｓ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以及墨菲（ＤｏｎｎａＮ．
Ｍｕｒｐｈｙ）的《马洛－莎士比亚连续体》（ＴｈｅＭａｒｌｏｗｅ
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等，它们都为马洛学说或密
谋理论（ｃｏｎｓｐｉｒａｃｙｔｈｅｏｒｙ）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
在生命虚构创作方面，涉及作者之谜以及马洛与莎

士比亚关系的作品主要有安东尼·伯吉斯《德普特

福德的死者》（ＡＤｅａｄＭａｎｉｎＤｅｐｔｆｏｒｄ）、马洛维茨
（ＣｈａｒｌｅｓＭａｒｏｗｉｔｚ）的《谋杀马洛》（ＭｕｒｄｅｒｉｎｇＭａｒ
ｌｏｗｅ）、洛丝·巴玻尔（ＲｏｓＢａｒｂｅｒ）的《马洛手稿：一
部诗行小说》（ＴｈｅＭａｒｌｏｗｅＰａｐｅｒｓ：ＡＮｏｖｅｌｉｎ
Ｖｅｒｓｅ）、贝雅德（ＬｏｕｉｓＢａｙａｒｄ）的《暗夜学派：一部小
说》（Ｔｈｅ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Ｎｉｇｈｔ：ＡＮｏｖｅｌ）以及达甘的《马
洛与莎士比亚秘史》等。

（二）马洛与莎士比亚生命虚构叙事

马洛与莎士比亚生命虚构叙事是指以马洛与

莎士比亚为生命虚构人物，讲述文学史上两位著名

剧作家生命故事的虚构化作品。更具体地说，就是

以马洛与莎士比亚为创作对象，有意识和有目的地

将两者的生命因子与史实档案里没有明确记载或

明显与史实档案信息相偏离的非生命元素穿插融

和在一起，在叙事情节建构过程中对马洛和莎士比

亚的生命进程起到推动作用的作品。

在没有将马洛当作莎士比亚作者之争的竞争

对象之前，马洛与莎士比亚几乎没有机会作为虚构

人物同时出现在一部生命虚构作品当中。霍夫曼

假设提出之后，各种对马洛与莎士比亚为同一历史

人物的元虚构批评作品也陆续出版面世。马洛与

莎士比亚生命虚构叙事通过生命文本因子的选取、

文学技巧和叙事策略的合成、重新语境化生命因子

和非生命因子以及虚构体裁的自我揭示这四个虚

构化行为完成创作过程。也就是说，当代作家通过

从马洛与莎士比亚的各种生命文本中选取（ｓｅｌｅｃ
ｔｉｏｎ）适合自己的创作虚构的生命因子，［３］６通过赋
予叙事框架和融入文学技巧并与非生命因子结合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４］在去语境化（ｄ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的基础上重新组合进入新的语境（ｒ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ｕ
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成为一个自我揭示（ｓｅｌｆ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为虚
构文类的文本之中。［３］１１通过这四个虚构化步骤，马

洛和莎士比亚生命虚构叙事实现了从非虚构文类

向虚构文类的转换，所有生命虚构的书写过程都是

生命因子和非生命因子的交织重构的过程，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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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家、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理论文学走入虚构的情

节中。

（三）后现代西方生命虚构叙事

马洛与莎士比亚生命虚构是传记虚构在后现

代语境下的文本产物和升级形式。后现代生命虚

构叙事与传记虚构作品的明显差异在于“传记”这

一字眼暗含历史人物整个人生历程的记录，而生命

虚构的跨度既可以涵盖一生，也可以只书写某段人

生，甚至可以只描述几小时里发生的生命故事。［５］３１

如威尔士（ＬｏｕｉｓｅＷｅｌｓｈ）的《帖木儿必死》（Ｔａｍｂｕｒ
ｌａｉｎｅＭｕｓｔＤｉｅ）等讲述马洛死前几天发生的故事；
而《马洛与莎士比亚秘史》则集中讲述马洛与莎士

比亚创作《哈姆雷特》的过程。正如另一部马洛生

命虚构作品《历史剧：克里斯托弗·马洛的多面人

生与死后人生》的作者波尔特所言，一般的传记虚

构作者审视史料，然后演绎出一个故事，而生命虚

构作家大多想象一个故事，然后再用同样稀少不全

的史料支撑他们的故事。［６］

传统传记小说将虚构因子填补在一个以传记

资料支撑的整体叙事框架中，虚构的作用在于实现

叙述连贯性，在于逻辑推理（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的合
理性，［７］让读者看到一个关于马洛或莎士比亚一生

经历的完整人生故事。然而，后现代马洛生命虚构

作品则可以按照创作者的需要创设虚构的叙事框

架，目的可能只在于探讨一个关于作家身份的难

题，虚构策略主要体现在虚构或杜撰人物的设置、

另类化生命进程、不自然叙事元素的创设等方面。

后理论语境下，马洛和莎士比亚生命虚构叙事已经

成为马洛或莎士比亚学者进行理论批评的一种新

媒介，是马洛和莎士比亚学术批评的虚构化倾向和

虚构作品的学术化倾向双重作用的文本产物。马

洛的虚构创作者，如伯吉斯、巴玻尔（ＲｏｓＢａｒｂｅｒ）和
达甘等学者型小说家，将历史人物变成虚构人物，

置于小说般的叙事进程中进行严肃解读，并借虚构

文类建构关于马洛之死和莎士比亚作者身份之谜

的理论观点。因而，在后现代语境下，西方生命虚

构叙事是生命书写、虚构、批评等元素的合体。［８］

　　二　西方生命虚构叙事创作的特征

（一）学术与侦探元素的交融

２１世纪以来，许多学者、研究者、学术型传记
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如巴玻尔、达甘、马洛维茨

（ＣｈａｒｌｅｓＭａｒｏｗｉｔｚ）等加入马洛生命虚构创作行列，

将历史虚构、生命再现、学术叙事等体裁融于一体，

为各自的理论阐释找到了更为广阔的平台。

达甘教授从事马洛与莎士比亚戏剧教学和研

究工作２０余年。达甘透过生命虚构这一文类载体
不仅展现了年轻时代的莎士比亚在伦敦戏剧舞台

上打拼的艰辛生活以及他与妻子安（ＡｎｎｅＨａｔｈ
ａｗａｙ）的感情经历，更重要的是虚构了《哈姆雷特》
（Ｈａｍｌｅｔ）这部经典戏剧的创作缘起和过程。如前
所述，大多数关于莎士比亚作者之争的生命虚构或

传记作品都质疑是否真有莎士比亚其人，也就是

说，它们强调莎士比亚与其他可能的作者人选是同

一个人的两个不同身份。然而，与这些假说完全不

同的是，达甘认为马洛和莎士比亚是两个独立存在

的人物，并且他们的生活和创作是有交集的，因而，

《马洛与莎士比亚秘史》虚构性预设出一个假说，亦

即《哈姆雷特》是马洛根据他与莎士比亚在伦敦和

丹麦的共同经历创作出来的。达甘的这一预设也

巧妙地回避了“马洛与莎士比亚作者之争”这一问

题，将两位剧作家另类化为联手创作的搭档，也可

谓别出心裁。

《马洛与莎士比亚秘史》又名《丹麦谋杀案》，

但《马洛与莎士比亚秘史》并非一部简单的寻找真

凶的侦探小说。像许多文学家生命虚构作品一样，

马洛和莎士比亚被赋予戏剧家之外的其它身份，成

为了深入探求疑难案件的侦探。这部小说实际上

是借侦探类型小说的套子，进行“文学思辨”和“学

术探讨”。在这点上，这部作品与近年来受评论界

赞誉的其它几部小说，如《爱·伦坡暗影》（Ｐｏｅ
Ｓｈａｄｏｗ）、《但丁俱乐部》（ＤａｎｔｅＣｌｕｂ）等具有相似
之处。作为一部虚构化的学术批评作品，《马洛与

莎士比亚秘史》融入了达甘对伊丽莎白时代的历史

和马洛与莎士比亚相关的大量史实考据，引领读者

像侦探一样去探寻掩盖在案件侦破表面下的作家

的真实叙事意图，让读者去思考《哈姆雷特》在现实

世界中的“真实历史”。

（二）另类化叙事

在这部另类生命虚构叙事中，马洛和莎士比亚

同是伊丽莎白时期伦敦的跑龙套的演员，穷困潦倒

的两位年轻人希望通过冒险改变各自的命运。他

们抓住了一个来访的挪威贵族福丁布拉（Ｆｏｒｔｉｎ
ｂｒａｓ）提供的机会，决定前往丹麦去侦办赫尔辛诺
城堡（ｃａｓｔｌｅｉｎＨｅｌｓｉｎｏｒｅ）的继承谜案。然而，历史
文献中并没有马洛和莎士比亚一同前往丹麦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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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记录，更没有他们一起受雇于挪威王子（Ｐｒｉｎｃｅ
ＦｏｒｔｉｎｂｒａｓｏｆＮｏｒｗａｙ）联手查案的相关说法。很明
显，城堡的前堡主克劳斯（Ｋｌａｕｓ）夫妇被克劳斯的
继子埃姆雷斯（Ａｍｌｅｔｈ）所杀，但唯一的见证人一位
叫做霍拉蒂奥（Ｈｏｒａｔｉｏ）的大学密友在事件发生之
后被福丁布拉的亲信处决了。为什么埃姆雷斯要

谋杀克劳斯一家？福丁布拉的亲信索仁（Ｓｏｒｅｎ）为
什么要让霍拉蒂奥销声匿迹？两位侦探如何通过

埃姆雷斯以前的同窗罗森博格（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和吉尔
登斯坦（Ｇｉｌｄｅｎｓｔｅｉｎ）获取信息对埃姆雷斯的性格进
行各种推断？如何遇到埃姆雷斯的表妹和爱人奥

菲莉亚（Ｏｐｈｅｌｉａ），并在她的帮助下从一系列鱼目
混杂的信息里推理出接近真相的线索。带着推理

能力的莎士比亚和带着间谍气质的马洛卷入这一

宗宗谜案，冲破从赫尔辛诺的妓院酒馆到哥本哈根

大学的侦查过程中形形色色人物的重重阻挠，一步

步地接近事实真相。他们重新回到伦敦之后，这两

位雄心勃勃、崭露头角的戏剧家最终将调查谜案的

经历用于他们自己的戏剧事业，成功地推出了《哈

姆雷特》这部轰动整个英国的悲剧中的悲剧。这部

作品通过另类化叙事讲述了两位剧作家的命运和

悲剧《哈姆雷特》的创作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部

具有元虚构特点的创作过程小说（Ｐｏｉｏｕｍｅｎｏｎ），［９］

这是文学家生命虚构在后现代语境下的重要特点。

在创作《马洛与莎士比亚秘史》的过程中，达甘

在虚构和史料之间寻求某种平衡。为把握适当的

尺度，达甘对小说进行了准确定位———作品的主要

意图是讲述一个引人入胜的好故事，研究史料只是

围绕讲好这个故事而使用的修辞手段。当然，他必

须缜密地思考如何加入想象和虚构的元素，将史料

串联成合情合理、天衣无缝的情节。整篇小说中，

达甘将他在研究过程中的第一手资料和史料片断

作为戏剧化修辞手段，在整个叙事中不失时机地将

莎士比亚与马洛的经典名言贯穿在小说行文之中。

《马洛与莎士比亚秘史》一方面交织着马洛和莎士

比亚以及其他历史人物的生命因子，另一方面融入

了达甘自己的学术见解和对悲剧《哈姆雷特》的另

类化阐释，是一部学术型生命虚构作品。

（三）不自然化叙事

创作过程虚构分两种类型，一是虚构一部某位

真实文学家的手稿或回忆录日记之类的作品，然后

叙述它的创作背景、原因、思路和写作过程；另一类

是历史上确实存在的某位文学家创作的虚构作品

的写作过程，《马洛与莎士比亚秘史》属于后一

类型。

仔细阅读《马洛与莎士比亚秘史》，会发现福丁

布拉、霍拉蒂奥、罗森博格、吉尔登斯坦、奥菲莉亚

和埃姆雷斯这一系列人物并非与马洛同一时期生

活在丹麦的历史人物，而是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

特》里的人物。有些人名直接对应，有些做了小的

变化，如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对应《哈姆雷特》剧里的 Ｒｏｓｅｎ
ｃｒａｎｔｚ，Ｇｉｌｄｅｎｓｔｅｉｎ对应 Ｇｕｉｌｄｅｎｓｔｅｒｎ，还有的玩了点
文字游戏，如 Ａｍｌｅｔｈ是由 Ｈａｍｌｅｔ颠倒字母顺序而
构成的名字。藉此策略，马洛的生命故事呈现出不

自然化叙事趋势。

在这部作品中，不自然化叙事的最重要表现是

虚实错层叙事。虚实错层叙事指的是虚构人物的

故事世界与文学家真实生命世界交错的情况。文

学家生命虚构与其他类型人类生命虚构的显著区

别在于文学家生命虚构可参照的生命文本即文学

家自己创作的虚构作品要处于一层次。原则上，作

家的人生故事与所创作的某部虚构作品是两个相

对封闭的世界。然而，在违反现实主义参数的反模

仿错层叙事中，时空的模仿概念往往被解构。比

如，在威尔士（ＬｏｕｉｓｅＷｅｌｓｈ）《帖木儿必死》（Ｔａｍ
ｂｕｒｌａｉｎｅＭｕｓｔＤｉｅ）中，马洛必须在三天之内在伦敦
街头找出从他最残暴的一出戏剧的书页里逃出来

的杀人魔王帖木儿。在《马洛与莎士比亚秘史》中，

《哈姆雷特》中的虚构人物哈姆雷特、格特鲁德、克

劳狄斯、奥菲莉亚等从他们的故事世界里走出来，

马洛和莎士比亚分别从他的人生世界里走出来，在

新的虚构文本世界相遇，藉此，达甘以另类的文学

理念重新阐释了《哈姆雷特》的创作过程。

对于文学家生命虚构作品来说，无论是哪种形

式的错层叙事，最重要的修辞意图是模糊“真实”与

“虚构”之间的二元对立，颠覆虚构人物和真实人物

之间的本体界限，体现当代作家的元生命书写意

识。在这个虚实交错的新故事世界里，《哈姆雷特》

里的虚构人物通过与历史人物的互动获得某种真

实感，而历史人物与虚构人物的同台演出则营造了

某种虚构性，两个不同故事世界里的人物通过相向

运动进入同一故事世界获得了界阈身份。马洛与

莎士比亚在丹麦进行的谋杀侦探活动基本平行于

《哈姆雷特》里的情节，因而，《马洛与莎士比亚秘

史》可以视为达甘将《哈姆雷特》从抑扬格五音步

的白韵体形式转译为散文化小说形式的一种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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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１１］不同的是《马洛与莎士比亚秘史》在《哈姆

雷特》的再虚构平行叙事之中加入与它的创作者马

洛和莎士比亚相关的生命虚构叙事元素。

马洛与莎士比亚生命虚构作品中出现的学术

化、另类化和不自然叙事化特征代表了后现代语境

下西方生命虚构叙事创作的新趋势，并对其他文学

家生命虚构作品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虽然

属于虚构作品，但达甘为创作《马洛与莎士比亚秘

史》做了大量细致的文献研究工作，通过虚拟话语、

混搭叙事和错层叙事等多种虚构化策略，天衣无缝

地将文学家的传记因子、另类化生命因子和不自然

生命因子融合在一起。达甘藉由生命虚构叙事阐

明了他本人对作者身份、传记写作、历史虚构等的

反思与理解，代表着后现代创作的一种双向趋势，

亦即虚构作品学术化，学术作品虚构化的趋势。因

而，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部作品也可以称作元作

家生命虚构的典范之作，将后现代历史小说和生命

虚构叙事实验推向更深层次。

这部与马洛和莎士比亚相关的生命虚构叙事

不仅以另类的方式让读者加深了对马洛和莎士比

亚生平以及作品的了解，也激起了读者重读经典作

品的热情。达甘用生命虚构叙事形式替代学术著

述形式，借用侦探叙事的悬念效果，力图跨越高雅

艺术和商业形式之间的鸿沟，将文学家生命故事从

曲高和寡的大雅之堂推广到通俗易懂的读物中，实

现了读者群的最大化。也就是说，在后理论时代，

当代作家通过生命叙事将学术思想以虚构化叙

事这一受众范围更广、阅读门槛更低的模式表达出

来，为文学理论和批评带来了一场阅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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